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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山的巨齿，咬住天空的脖颈
黑脸时光，故意留下缝隙
放出一群恶狼，扑向日月

混凝土的巨掌，捂住大地的嘴巴
白脸时光，故意留下缝隙
放出正直的草木，高举宣言

静水深流

扬言要踏平群山的水，囚禁于沙粒
想铲除异己的水，命丧于自己的掌心
凶神恶煞的水，撞碎在岩上
大吵大闹的水，最先被割掉舌头
妄议是非曲直的水，沾染一身恶臭
只有静静流淌的水，绕开了刀尖
绕开了仇视、嫉恨、凶险的目光
不与黑夜正面交锋，最先触摸到旭日
不畏挤压、火烧、诽谤、诅咒
以从容的姿态，走向天边和季节高处
走向人间干净和辽阔的另一面
不出声，却让所有的耳朵为之竖立

面对怒放的梨花
——兼致 XJ

从雪花到梨花，一种白代替另一种白
表面填满的春天，不等同于人间的模样
落进冻土的童话，再也无法刨出
缺失部分，终其一生，都难以弥补
枝头的拥挤和喧闹，让内心更加冷清
并非所有的怒放都是在燃烧
这场盛大的白，就当作是延迟的葬礼
为曾经背负晴空、雷霆、暗香、伤痛的人
而准备，而举行，风哀鸣，不止
谁听到，谁听懂，谁还站在路口守望

魂归故里

找回丢失很多的财富
找回根脉、硬骨、本心、和颜悦色
找回干净的悲欢离合，找回韧劲
找回沉淀的寂静，找回有开阔度的爱
找回能找回的，找回不能找回的

日落的方向，群星在放开喉咙歌唱
生命从不畏惧在黑夜中浸泡

放下背负太久的包袱
放下风声、赘肉、假笑、卑躬屈膝
放下多余的人情世故，放下执念
放下虚幻的繁景，放下无端拉长的恨
放下能放下的，放下不能放下的

开败的花朵，按响另一个季节的门铃
灵魂从不畏惧冷酷的生死令

撰写祭文

死，只是驿站，生命暂且休息
不必用花朵遮掩伤痕，也不必悲泣
走过的路，并没有那么风光
许多的苦，未曾在世人面前浮现
更多的笑，只是一种礼貌的回应
写下的每一个字，都带有缺口
深埋的痛楚，没必要再刨出
背叛的故友，没必要再去指责
不要沉溺于过去，多输送一点温暖
给未来，后面的路还很长
如果此生，没有什么好陈述的
那不妨收笔，留下空白给追击者

猴王

怎么也无法相信，它曾为王
它蹲在道旁，向游客讨吃食物
妻妾和孩子，都弃它而去
江山尽失，权利尽废，残阳虚弱
可它的傲慢并没有消停
头颅还是仰得很高，剩下的半个鼻子
一览无余，包括里面化脓的威严
它独臂，还想遮住天，还想率领群山
毛发稀疏，它还将其甩来甩去
或长或短的伤口，无处可藏
在悲泣，可它还在仿制得意之笑
遇到空手者，或不敬者，它就会
露出凶相，还时不时地发怒、恐吓
它将断石臆想成发光的宝座
起风，风不大，它被吓得瑟瑟发抖

赎罪

不小心踩死一只蚂蚁，让她走不出
无边的罪恶感，她把米粒撒在蚂蚁家族的
洞穴口，赎回安稳觉，赎回沉溺于黑夜的亮光

不小心碰倒神像，不小心惊散双飞的蝴蝶
不小心以笑刺伤别人的哭，或以哭刺伤别人的笑
不小心吃到满腹鱼卵的鱼，不小心坐在
死者横躺着的墓碑上，不小心把河流引进魔咒
她都要把自己囚禁起来，给自己的灵魂上刑

乌云，掉进山水间，她猛扑过去，独自
接住上天的责罚，以生命，赎回众人的悲心

1
能把星辰擦亮的地方，也能把一颗放逐自由的心，

浸润。在鄂尔多斯——
草原在左，河流在右。脚蹬马鞍，目光聚焦在前方

辽阔的碧绿。
草原似海，英雄的战歌回响在耳畔，你策马奔腾的

越豪放，越接近史册里的一首诗，纯粹而晶莹。
谓之暖城。贴心、舒心、安心。一切都是向心灵靠

近的过程。在鄂尔多斯，你所见的，都是可以触摸的温
暖的质感。比如，马头琴柔然的琴声，缓缓走进心房，
星光之下，一滴露珠正从草叶上苏醒，而黄河母亲的仁
慈，提着一盏月光的马灯守在你的身旁，直到天亮。

2
响沙湾是要去的，成吉思汗陵园也要心怀虔诚地

去朝拜，要在蒙古包里小住一夜。想唱歌时，伴着马头
琴的琴声，轻歌一曲。来到了鄂尔多斯，就要甩掉羁绊
与俗欲。草原的寂静，其实，就是为了洗掉那些负重的
思绪，和一匹马交谈，看着它眼睛里的澄澈，就会悟
透，羞涩与真纯。

与一叶青草，一块石头，一朵白云置换思想与自然
的写意。水流向天边，也流进一个人思考的内心。草
原有大美，暖城有谣曲，守住人间清欢的潜心修行。草
原上的风，洗心、洗面，也能洗亮目光所及的美学与凡
尘。

3
我看见，阳光端坐在黄河的拐弯处诵读空濛与绿

意，水镜湖就是一面阔大的镜子。鹰，飞向天空，照了
照自己的身影；一群羊，来到湖边，修饰了自己的羊
毛。牧羊人怅然地望着天空。鄂尔多斯的蓝天，蓝成

了一个比喻，唯有把心交给草原的人，才能读懂比喻里
的修辞。

暖城的钟表，是用真心和真情雕刻的。行走在鄂
尔多斯，我会经常忘记日和月的交替、轮回。版图如
玉，不论在哪个景点逗留，都像是在寻找一个失忆的影
子。是的，忘记了时间，是对鄂尔多斯，最好的留恋。

4
87000 平方公里的区域，实在是太大了。张开臂

膀，去拥抱，已然，只能拥抱自然的一隅。黄河幻变成
金黄的玉带，缠绕在巨人的腰间，日出与日落，都会把
草原的盖头掀开，看一看，那草原诗经里，是谁，把鄂
尔多斯的诗篇，筑成辉煌的宫殿？

黄土垒出城市，苍劲濡染草原。确切地说，我迷恋
上了鄂尔多斯闲散的时光，就这样，让心跳，变成绿色
的、黄色的、红色的、蓝色的音符。马头琴，被一双动
感的手，弹奏我的心，悄悄地融入泥土的丰腴，和一粒
发芽的种子达成默契，然后，醉卧琴弦之上，或横躺在
一张布帛的家书里。

5
喊一声：鄂尔多斯。白云是蓝天的知音，羊群是经

卷里的文字。黄河几字湾，弯出的水流，不仅有雄浑的
野性还有博爱的柔情。沃土之上，有王的气势，看成吉
思汗弯弓射雕时，那一脸的坚毅与肃穆，征战沙场时，
想的是疆域的边界。身前身后事，随一壶浊酒，跟着时
光流远。

适合寻找梦境。乌兰木伦河畔，捏碎的泥土，垒成
了英雄的塑像，沧桑和空濛被飞沙吹起。这时，马头琴
声里悠扬的曲调是疗治孤独最好的弦音，在鄂尔多斯，
能和天空的鹰，一起做听众，草原之上的我，就是另一

种形式的英雄。
6

说出爱，说出辽阔，说出面向草原的三个愿望.煤
在地下，云在天上。蒙古包里的鄂尔多斯人，最大的幸
福便是骑着马，像英雄一样追寻琴声里的传说与历
史。那达慕大会上，饮下一杯马奶酒，血脉里奔腾的不
仅有战歌的高昂，还有典雅的呼喊

亲临，感受。像青草一样，热爱那无垠那碧绿，那
让目光长出斑斓的写意与潇洒。遇见迎面而来的羊
群，仔细辨认，总有一只，能和流云攀亲，也总有一只
是草原的宠儿，怀抱其中，就抱住了整个草原的柔软与
雅致。在我心中，随风舒展的青草和迎风漫舞的羊群
都是册页之中，擅长蒙古舞的歌者。

7
让马蹄声按住星月的轮转，让朴素的琴声唤回远

行的牛羊——
临近黄昏，库布奇沙漠的沙子，正忙着和夕阳结

拜，落日走到黄河边，已然累了。我看见，鄂尔多斯捧
出七星湖的铜镜要为红日照一照，最后的容颜。宫殿
在闪光，草原在绵延，此刻一言不发，是最美的回应，
那深藏沉默的乡愁啊！

终于听到了月光敲打蒙古包的雅音，看见了篝火
深处，一张张吉祥的脸；看见了我深爱的英雄，从马
头琴的琴声走来；看见了星辰落在草丛里，迷路、呼
喊。版图，被黄河、草原、遗址、河流，分解成翡翠形
状。我在草原上写诗，每写一个字，草原的星星，就
会划向天边一次。一整个晚上，我都在领略鄂尔多斯
的夜空璀璨，像一个捡拾星星的孩子，在星河里迷失
了自我。

初闻“牧之”，我未曾想到这位凭《盘江魂》获骏马
奖的诗人，竟是八十年代就相识的韦光榜老师。文学
因缘的奇妙，往往就在看似偶然的相遇背后，藏着必然
的相知。即便曾为故交，未常联系，也未必能将笔名与
真人相连。

他的诗歌如盘江之水，持续滋养着我的笔墨。我
常不由自主地在文中，引用他那饱含深情与生命温度
的诗句，仿佛那些文字早已融入血脉，成为我表达情感
最自然的方式。

盘江缘起：从地理之江到精神之河
我对盘江的认知，经历了从地理到精神的升华。

生于北盘江支流大桥河畔，父亲“大桥河很小，北盘江
才大”的感慨，与老师“跨过北盘江，才能看到精彩世
界”的教诲，在我心中埋下了向往的种子。

1983 年，当我乘车驶过北盘江铁索桥，终于目睹这
条“滇黔锁钥”的壮阔——江面宽阔，水流滔滔，两岸山
高谷深。奔腾的江水仿佛诉说千年故事，巍峨的群山
守护着民族记忆。从此，北盘江的雄姿便深印心底。

命运眷顾，1986 年我来到兴义工作，得以亲近街心
花园那座象征民族团结的《盘江魂》雕塑。两位旋转向
上的布依族、苗族少女，手持芦笙与织锦，衣袂飘飘，
如起舞于江风，又似歌唱于云端。寓意着南北盘江环
绕下的黔西南正在腾飞。这不仅是一座城市地标，更
成为我理解盘江文化的重要窗口。

从地理的江到精神的河，这段缘起见证了我对盘
江认知的深化，也为后来爱上牧之老师的《盘江魂》埋
下了伏笔。

《盘江魂》：三重维度的诗意建构
2022 年，诗人牧之的《盘江魂》问世，这部荣获骏马

奖的长诗，与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儿童
文学奖等并列为中国作家协会四大全国性文学奖项，
实现了黔西南州在全国性文学大奖上“零的突破”。这
个突破不仅是数字意义上的，更是精神层面的——它
让盘江的声音传遍了神州大地，让少数民族的文化瑰
宝登上了国家级的文学殿堂。

水有源，树有根。诗人以“盘江之源、盘江之魂、
盘江之美、盘江之韵、盘江之梦”五大章节，构筑起这
座三千多行的现代长诗丰碑。这部长诗犹如一部流
动的地方志，既记录了盘江流域的自然风貌，又承载
了沿岸民族的文化记忆。从布依族的古歌谣到苗族
的迁徙史诗，从农耕文明到现代变迁，诗人用诗性的
语言完成了一次对故土文化的深度考古。他不仅是
在写诗，更是在进行一场文化的寻根之旅，一次精神
的朝圣之行。

《盘江魂》创造性地实现了三重维度的融合：在空
间维度上，将地理的盘江升华为精神的盘江；在时间维
度上，让远古的回声与当代的脉搏共振；在文化维度
上，使少数民族的地方性知识与普遍的人类情感对
话。这种多维度的艺术建构，使作品超越了普通的地
域诗歌，成为一部具有普遍意义的精神史诗。诗中那
些关于生命、关于家园、关于文化传承的思考，超越了
地域的界限，触动着每一个现代人的心灵。

正如诗人在后记中的剖白：“作为生活在盘江岸边
的子孙，盘江就是我的生命之源，就是我的生命之魂，
就是我的生命之根，就是我回家的路。”这份刻骨铭心
的眷恋，如盘江之水般贯穿全诗，成为整部作品最动人
的情感基调。这份情感不是狭隘的地方主义，而是通
过一条具体的江河，表达了对生命本源、文化根源的普
遍追寻。

民族之魂：文化自觉与精神归宿
诗人在“盘江之魂”中写道：“风吹故乡/逶迤的南

北 盘 江 在 辽 阔 中/让 所 有 的 骨 血 与 灵 魂/都 落 叶 归
根”。这些诗句之所以动人，不仅在于意象的精准，更
在于它们道出了一个深刻的真理：在这个漂泊成为常
态的时代，每个人都需要一条精神上的“盘江”，都需
要一个可以“落叶归根”的精神故乡。这首诗因此成为
现代人的精神图腾，为那些在城市化浪潮中迷失方向
的人们，指明了一条回家的路。

诗评家赵卫峰精准点明，诗人实现了“人类、民族、
家园与江河的浑然一体”。诗中既有对布依族古歌的
现代转译，又有对苗族迁徙史诗的当代呼应，展现出多
元文化在盘江流域的交融共生。这种文化自觉，使《盘
江魂》成为一部承载着民族记忆的“诗歌史记”。它记
录的不只是一个个民族的故事，更是中华民族多元一
体格局的生动写照。

在“盘江遗韵”中，诗人倾诉：“我们的灵魂，在千年
前已和盘江附体/和城墙融合，一起饱经风霜”。这种
对历史的回望，呼应着“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的时
代强音。诗人通过老城墙的历史遗迹，呼唤盘江人民
尊重和传承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守护我们的精神
家园和灵魂归宿。这种呼唤在全球化浪潮席卷的今天
显得尤为珍贵，它提醒我们在拥抱现代性的同时，不要
忘记自己的文化身份。

艺术创新：传统与现代的诗意对话
《盘江魂》的艺术成就，还体现在它对现代性议题

的诗意回应上。从昔日的铁索桥寒到如今一桥飞架天
险变通途，当诗人书写“一桥飞架南北，高铁一闪而过/
和壮阔浪漫的唐宋诗词/在盘江逶迤的茫茫高原/与高
铁一起穿越飞驰的时光”，他实际上是在进行一场跨越
时空的对话：让传统的诗意与现代的奇迹相遇，让山水
精神与工程美学相融。这种对话不是简单的并置，而
是深度的融合，在诗中创造出了独特的审美体验。

这种书写，为“如何用诗歌表达现代中国”这个命
题提供了精彩的答案。诗中展现的当今世界第一的花
江峡谷大桥，不仅是现代工程的史诗，更是盘江大地生
生不息、时代发展的见证。诗人以独特的诗性智慧，在
传统与现代之间架起了一座精神的桥梁。这座桥梁连
接着过去与未来，让古老的盘江在现代语境中焕发出
新的生命力。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盘江魂》在诗歌语言上的探
索。诗人创造了一种既根植于地方文化底蕴，又具有
现代感知力的语言风格。比如“在江石的纹路里读史
前/读秦汉，读唐宋元明清/读一场雨与另一场雨之间
的/电闪雷鸣”，这样的诗句既延续了中国古典诗歌的
意境传统，又融入了现代诗歌的意象密度和思维跳
跃。诗人通过对盘江流域特有物象的诗意转化，构建
了一个既具体可感又意蕴无穷的诗歌世界。这个世界
既有泥土的芬芳，又有哲思的深邃。

师者风范：谦逊品格与文学传承
作为文友，我深切体会过牧之对盘江文化的执

着。记得我鼓足勇气将稚嫩文稿发予他求教时，他在
回复中写道：“好的文字，要像盘江里的石头，既经得
起流水的冲刷，又保留着自己的棱角。”这句话让我明
白，真正的写作既要接纳时代的洗礼，又要保持精神的
独立。这个比喻如此精准，仿佛把整个盘江的智慧都
浓缩在了其中。

他哪种布依族特有的谦虚与和善，同样令人敬重，
当我由衷向他请教时，他只是淡然一笑：“我们互相学
习。”这种谦逊的品格，正如我侄女记者通过《掌上黔
西南》采访后，告诉我所言：“诗人牧之很有亲和力，很
和蔼，很好相处，是值得深交和信赖的朋友。”他的人
格魅力，恰如其诗作般温润而深邃。在这个浮躁的时
代，这种品质显得尤为珍贵。

牧之老师始终怀揣着谦卑的创作心境。他在后记
中坦言：“我的诗，在奔腾的南北盘江面前，和他们的
伟大相比，那就渺小得无影无踪。”这种对自然的敬
畏、对历史的尊重、对文化的虔诚，正是他能创作出如
此动人心魄诗篇的根源。他的创作态度令人想起盘江
边的石匠，一凿一斧皆怀敬畏，一字一句尽显真诚。这
种态度本身就是对后来者最好的教诲。

心灵回响：诗歌与生命的交融
对我个人而言，《盘江魂》早已超越了普通诗集的

范畴。每当我在写作中遇到困惑，总会想起牧之的话
语：“要让我们的话语，既能触摸到土地的温度，又能
仰望星空的深邃。”在我的写作实践中，无论是《漫游
乐立布依寨》中引用的“盘江就是生命之源／就是母亲

河／就是血脉相连的生命纽带”；《兴义夏日风韵》中
化用的“风吹故乡／逶迤的南北盘江在辽阔中／让所
有的骨血与灵魂／都落叶归根”；还是《盘江奇石奇又
美》中借助他“时空交错，／灵动的光涌向滔滔江水／
问苍茫大地／乱石穿空／惊涛拍岸／谁主沉浮？”这些
诗行都已融入我的文学血脉，成为我文学基因中不可
分割的部分。

说来或许令人动容，每每牧之发来微信、视频，我
都一一细读，甚至反复品味，并在回复时将他感化我最
深的内容写在后面，从中汲取精神营养。这些交流成
为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在不知不觉中，我成了《盘江
魂》的忠实读者，这就是诗人的魅力，这就是诗歌的力
量。这种力量不是强加的，而是如春雨般润物无声，在
心灵深处悄然生长。

不知从何时起，我的灵魂已融入《盘江魂》，与它的
每一章、每一首、每一段甚至每一句话的对话、抒情，
就像一股清泉，洗涤着我的心灵，让我感到温暖与慰
藉，让灵魂得到净化与升华，丰富了我的精神世界，仿
佛重新找回了我生活的意义与生命价值。这种体验让
我明白，真正的诗歌不是装饰品，而是生命的必需品。

倾听《盘江魂》诗歌，优美动听的曲调，宛如非遗的
布依族“斗弹达吟”小打音乐：一更里，二更里，三更里
……韵味悠悠，情意绵绵，穿越时空，循环往复，以至无
穷。醉了江山，醉了人间，初闻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
曲中人。这种艺术的魔力，让读者在不知不觉中完成
了从旁观者到参与者的转变，成为盘江文化传承的一
部分。

文学意义与时代价值
从文学史的角度看，《盘江魂》的出现标志着“江河

诗歌”书写范式的刷新。它既不同于古代山水诗的隐
逸传统，也区别于现代诗歌中常见的批判姿态，而是开
创了一种“建设性抒情”的新路径——在敬畏传统中面
向未来，在扎根地方时胸怀天下；通过“江河—民族—
个体”的三重奏，构建了一个完整的诗意世界。这个世
界既有历史的厚度，又有现实的温度，更有着未来的向
度。

《盘江魂》的成功印证了一个重要的文化规律：真
正的地方性，往往能抵达普遍性；深刻的个性表达，常
常能触动共性共鸣。这部源自黔西南一隅的诗作，之
所以能引起广泛关注，正是因为它虽然写的是具体的
盘江，表达的却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追寻——对根源的
追溯，对归属的渴望，对生命意义的探寻。在这个意义
上，盘江已经超越了地理的界限，成为每个人心中的那
条精神之河。

这部作品的诞生，标志着黔西南文学创作达到了
新的高度。它如同一座灯塔，不仅照亮了“中国金州”
的文化自信和前行道路，更以其完整的诗学体系，为新
时代的江河诗歌创作树立了典范。诗中展现的盘江既
是一个地理存在，更是一个文化意象，它连缀起过去与
未来，成为这片土地的精神象征。这部作品的价值，将
随着时间流逝而愈发清晰。它既为盘江立传，也为这
个时代的精神状况存照；既是一个地域的诗歌丰碑，更
是中国当代诗歌在追寻文化根脉过程中，交出的一份
深情答卷。

结语
缘遇《盘江魂》，得益盘江人；品读《盘江魂》，启迪

盘江人。当我们在诗中与盘江相遇，遇见的不仅是一
条江的史诗，更是一种生活的智慧，一种在剧变中保持
从容的精神力量。这力量源于对文化根脉的坚守，对
精神家园的守护。

正如诗中所预言，这部作品将如奔流不息的盘江
水，滋养一代代后来者，让我们在文化长河中始终记得
精神归处。

当盘江之水穿越时空，流淌进每个寻求归宿的灵
魂，诗歌便完成了它最神圣的使命——让漂泊的心灵
找到归途，让离散的文化重获完整。《盘江魂》因而不
仅是一部诗作，更是一座文化坐标，指引我们在这变幻
的时代里，如何安顿心灵，守护共同的精神家园。

鄂尔多斯之恋（散文诗组章）

■ 阿 强

盘江之诗，民族之魂
■ 岑顺林

时光缝隙（外六首）

何永飞


